本檔案未經整理

福傳大會前夕談譯經                                                         房志榮

這裡所說的「譯經」是指天主教與基督教共同或合力翻譯聖經。本文先指出幾件已成歷史的事實，然後略提幾個合譯聖經的原則，最後討論一下以「上帝」代替「天主」的範圍和意義。

一  合譯中文聖經簡史

台灣的天主教與其他信仰基督的教會第一次討論一部共同聖經的需要及其可能，是在一九六八年元月。這一討論是在台灣聖經公會的大力推動下促成的。此後聖經公會在合譯聖經計劃上常起帶頭作用：聖經公會推一把，大家就向前走一步，聖經公會一停，大家也就停下來。

同年(一九六八)六月，天主教的「促進基督徒合一秘書處」與世界聯合聖經公會的執行委員會，同時以五種語言發表一項有關合譯聖經的文件，名為「各教派合作翻譯聖經的一些指導原則」。我國天主教一方面也在這年年底擁有了思高聖經學會所譯註的新舊約聖經合訂本—開教四百多年以來的第一部天主教華文聖經。

既然有了合譯聖經的原則，於是在聖經公會駐台主任賴炳烱牧師的策劃下，組成「漢文聖經統一譯本籌備委員會」，並於一九六九年六月廿三日召開第一次座談會，繼續討論一九六八年初已開始討論的聖經中不同的人名、地名及其他固有名詞的問題，並編製對照表，加註希伯來文及希臘文譯音等。該委員會的第二次集會是在一九七O年一月五日，會中聽取聯合聖經公會翻譯部主任Dr. Eugene A. Nida報告未來工作的計劃，他並預報同年暑期將在台中東海大學舉辦一次為期一個月的譯經研習會，由Dr. Nida親自主持。
這次的「聯合聖經公會東北亞區譯經研習會」，由一九七O年七月四日至卅一日如期在東海大學開辦，除中國籍學員外，還有香港、越南、菲律賓、韓國、日本各國的學員，連同講師及服務人員在內，共有五十六人之多。學員三分之二屬基督教各教派(約三十名)，三分之一屬天主教(約十五名)。當時的中國主教團團長郭若石總主教派劉緒堂、陳維統、韓承良、房志榮四位神父參加研習。

一年多以後，即一九七一年十月，正式的翻譯和校對工作開始，不過不是從原文翻譯，而是一人—許牧世牧師將「現代英文譯本」譯成中文，將譯稿分發給八位中國聖經學者，請他們將譯文與新約希臘原文相較，以確定其正確的意義和忠實的譯文，天主教有三位同工在這審閱組裡工作，本人即為其中之一。一年後本人因病停止審閱工作，直到一九七四年全部譯稿就緒，才代替中國主教團合一組主任羅光總主教寫了「新約全書『現代中文譯文』天主教版序言」。天主教版於一九七六年刊印一萬冊，售完後又於一九八四年印了六千冊。再過五年，即一九七九年底，全部新舊約的「現代中文譯本」問世，可惜因缺乏次經部分，不可能有天主教版，這就有待進一步的努力了。

在中華民國聖經公會主任蔡仁理牧師的邀請下，思高聖經學會同仁(韓承良神父、曾志罡神父、劉緒堂神父)及本人又於一九八一年與基督教專家開會兩次，將路加福音中的人地名及其他專用名詞加以統一。一九八二年四月開第三次會，將新舊約各書的名稱及雅各的十二子、以及新約的十二使徒的名字也予以統一。

一九八二年五月至一九八六年七月是一段空白時間。再一次證明聖經公會不動，就沒有人動。但一九八六年八月廿一、廿二日終於在香港重開中斷了五年的譯經會，這次把宗徒大事錄中的人地名統一。大家覺得新約中的人地名已所剩無幾，下次的台北會議大概可以將新約的所有人名地名統一了。這樣就到了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及廿六日的兩天台北會議。這次會議作了一個重大的決策，就是由熟悉聖經語文的中國學者將聖經由原文譯成中文。為了即刻着手翻譯，當場決定由周聯華牧師譯迦拉大書，劉緒堂神父譯厄弗所書，韓承良神父譯哥羅森書、房志榮神父譯斐理伯書。本年十月底的香港會議將根據四人的譯文繼續研討。

二  合譯聖經的幾個原則與態度

在「現代中文譯本」着手翻譯之初，Dr. Nida及一群專家曾擬定一份「國語新約翻譯指導原則」。其中較引人注意的有下列的一些原則：

口語形式勝於書寫的形式。

今日較普遍的國語勝於地區性的、各教派的、或較傳統的國語。

譯文必須讓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同樣能懂。

冗長而複雜的詞句應按譯文的需要拆開翻譯。

翻譯的基本單位是一段落，容許各節間內容及次序的調換。

無作用的連結詞應該取消。

以上這幾個原則是比較技術性的。此外還有一些原則說出合譯聖經的目標及其重要性，為一般信友來說，這些原則更易懂，也更能發生積極作用。比方在一九六八年開始交談時，聖經公會就作過聲明：「共同聖經不是要取代各教派的聖經，而更是為了我國百分之九十多以上的非基督徒，讓他們也有與天主聖言接觸的機會」。

合譯而成的大公聖經今天受到重視，並日益成為可能，不外因為以下的一些理由；聖經學的長足進展使大家冷靜地坐下來談談有關聖經的原意，大公運動的多采多姿使各方消除了不少成見和障礙，傳福音的人總離不開聖經，並且總希望有一本大家都能接受的聖經。

最後這個理由十分有力：所以要朝乾夕惕，孜孜不倦地合譯一本大公聖經，唯一的目標是使耶穌基督的福音更容易傳開，更容易被人接受。「十九世紀以來，基督教許多傳教會已感到一個迫切的需要：信仰基督的人不能再傳揚一個分裂的基督，而必須和衷共濟，尋求合一，在一個天父，一個基督，一個聖神的洗禮下引導世人歸向這個三位一體的上帝」(引自「天主教與基督教聖經的異同」頁64，聞道一九八七年再版)。

天主教一方面，教宗若望廿三世最懂得這個道理：要談牧靈，要談傳福音，與基督教弟兄的合一是刻不容緩的。因此他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廿九日當選教宗的清晨，就以無線電向世界所有的基督徒說話，請他們與羅馬天主教會往來，這裡有他們自己的家，他們在這裡不是外人(宗座公報五十，一九五八，頁八四O)。他還說了一句在官方文件沒有記錄的話：「假使你們在它(羅馬天主教會)身上發現什麼使你們認不出是你們的家的地方，請告訴我們，我們要加以改正」(參閱Theological Studies 1987, p. 38)。

梵二大公會議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全世界所有基督徒的合一。會後所頒的文件，以「教會憲章」，「啟示憲章」及「大公主義法令」最能代表天主教在這一方面的立場。比方啟示憲章22號力言翻譯聖經的重要性：「教會以慈母的心腸，設法促使適當而且正確的各種語言的譯本出版，尤其按聖經原文翻譯更好。但願能有機會，並經教會權威者的許可，與分離的弟兄們合作翻譯聖經，供給所有基督徒使用」。

不僅如此，啟示憲章25號最後兩段還特別指出主教們的雙重責任：一是設備聖經譯本，訓練託付給自己的信友：「『寄託宗徒道理的主教們』有責任設備必須而準確的，且有充足註解的聖經譯本，適宜地訓練託付給他們的信友，讓他們正確地使用聖經，尤其是新約，而最主要的是福音，務使教會的子女穩妥而有益地與聖經接觸，並受其精神的薰陶」。

另一個責任是司牧與教友一起編寫適合的聖經給非基督徒使用：「此外，宜編寫適合非基督徒的情況，備有適宜註解的聖經讀本，給非基督徒使用。人靈的司牧或各界的教友當用各種方法明智地設法予以散發」。

大公主義法令指出了我們該有的態度。法令的緒言說，基督徒的分裂明顯違反基督的旨意，令世人困惑，使向萬民宣揚福音的神聖事業遭受損害。但不可輕易歸咎他人，而是我們自己需要天主大量地灌輸愧悔之情與合一的願望。法令21號最後的一句話是：「為獲得救主向眾人所提出的合一，在天主全能手中，聖經對於交談乃是最卓越的工具」。至於教會憲章，因為強調教會首要是一個奧跡，是一個共融，是一個在聖神內的團體，其次才講到分等級的制度，的確除去了合一路上很多的障礙。

三  以「上帝」代替「天主」的範圍和真義

本年二月天主教的三位代表(劉緒堂、韓承良、房志榮三位神父)與聖經公會的代表(見前文)作成一個重要的決定，即成立一個全由中國學人組成的委員會，由聖經原文合譯全部新舊約聖經。經過一番討論後，大家當時達成一個協議：統一「上帝」與「聖神」的稱呼。這並不是說要強迫雙方的信友必須使用上帝及聖神的兩個稱呼，而是說將來合譯的聖經出版時，天主教聖統及聖經公會各讓一步：天主教接受以「上帝」代替「天主」(只在這部合譯的聖經中，至於「天主教」的稱呼，及其他聖經本或禮儀本中的「天主」都仍保持原狀)，聖經公會所代表的基督教會接受「聖神」的說法來代替他們慣用的「聖靈」(也只在這部合譯聖經裡用，其他的聖經可以不變)。

會議結束前，大家公推韓承良省會長神父將這一協議轉達給主教團，聽聽主教團的意見。韓神父於開會次日即上書當時的主教團團長羅光總主教及秘書長王愈榮主教請示。三月七日的台北總主教公署參議會中，韓神父也曾提出同樣建議。「二位總主教咸表不太贊成，怕『天主教』之名稱受到誹議，不過這是他們個人的意見」(韓承良神父三月九日致周聯華牧師信)。四月中開主教團常年大會，「我也曾要求親自出場向主教們當面解釋，以徵求他們的同意和諒解」(韓致周信中語)，但不知為何韓神父並未出席，而結果是「上帝」與「聖神」的協議在會中被否定了。到底是怎樣否定，並根據什麼理由呢？五月份的主教團月誌頁三有這樣一段記錄：

「大家覺得有共同之聖經—合一本是好事，但是合一聖經是為大家念的，假如把聖經中的「天主」全改寫「上帝」，天主教教友在整部聖經中找不到天主，那大有危險」。

「結論：贊同合一本之合譯工作，出版時可以不同譯名出版」。

這樣的理由及這樣的結論實在有點使人摸不着頭腦，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去解釋，因為好像所問的是一件事，所答的是另一件事，問和答只在「天主」與「上帝」的表皮如蜻蜓點水般，一擦而過，並沒有進到真實的問題裡去。實際工作的是一批人，桌上決策的是另一批人，兩批人從來沒有溝通、澄清、甚至辯論的機會。如果給予翻譯工作者澄清的機會，當場就可說明：

—合譯的大公聖經主要是為佔我國人口極大多數的非基督使用，天主教教友可以用作參考。

—生活的天主同樣可以用「天主」或「上帝」來表達、來尋找。

—以不同譯名出版聖經，就沒有合譯的大公聖經。

—合譯聖經小組建議的不是天主教放棄「天主」，基督教放棄「聖靈」，而是在合譯的大公聖經裡大家都同意採用「上帝、耶穌、聖神」來表達三位一體的至上神，所有的基督徒用同樣的稱呼來向非基督徒作證，以利福音的傳播—必也正名乎？

—稱至上神為「上帝」更合乎聖經原文(見拙作「天主教與基督教聖經的異同，第二版，頁62~63)。

周聯華牧師在函覆韓承良神父的信中說：「弟等當不斷為此事禱告求  主賜憐憫玉成…反正現在時間還早，不斷討論，並說明未來合作之遠見，並不傷害「天主教」之名稱，也許到一九九O年完稿之日，彼等都能同意，而如若吾等不開始進行，則永無成功之日」。周牧師在三月十二日寫給筆者的信中也說：「…以吾等之祈禱來支持此一工作，定蒙  上主憐憫」。

結語

本文先簡述在台的天主教與基督教最後二十年來討論一本共同聖經的小史，由統一聖經中的專用名詞到合力由原文翻譯全部聖經的決策。其次略述合譯聖經的原則與態度，深覺梵二的開放及深謀遠慮給整個天主教會帶來一股朝氣，指出一些可行又必行的途徑。最後以一個具體的例子說明我們如何可將梵二所要求的大公精神在給與受的平衡態度下本着原則實現出來。推動大公運動是傳揚福音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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